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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前些日子，世界元首云集法国诺曼
底海滩，纪念二次大战时盟军登陆，终
而征服德军，引致希特勒饮弹自尽的结
局。所谓 !!!"#意谓 !$%&'&() !"#

（*+,,年 -月 -日） . 是二次大战胜利
的开端。那天收看电视，见到英国伊莉
莎白女王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场。据
说奥巴马总统只与普京冷漠点首而已，
法国总统为避免双方难堪，不得不设两
次午宴，分别招待美俄两国元首，好似
一幕喜剧。不过最使我深深感动的是二
战退伍军人重返旧地，他们都已年过
/0、+1高龄。我身为同时代人，看到那些
老翁，不禁黯然，也不免想起当年的种
种。
我记得 *+2*年 +月 */日，是日军

侵略东三省的日期，然后是 *+23年“七
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日军侵略上海的日子），这
些日子是我们少年爱国热情被点燃的日子，我们都要
为国效劳，我甚至有意参加新四军或前往延安。这两个
幼稚迷梦终被父母打破。

除了“八一三”、“七七”这几个 !!!"#日子外，我
还记起 *+,4年 4月 /日，庆祝欧战胜利的 5!$ !"#，
与 *+,4 年 / 月 *4 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 5!6

!"#。“七七”、“八一三”对我的启蒙，也引起我对全国
学生抗日运动的关注，最令我深切难忘的是当年北京
大学生的“一二·九运动”，我虽身在宁波，还是一个初
中学生，对北方学生活动非常关心，那时我已在宁波
《时事公报》发表左倾时事文章（终被浙东中学开除，理
由是：思想不正确）。现在回想，虽觉自己
幼稚，但并不自悔或有意道歉。我觉得少
年理想主义乃是人生最纯洁可贵的。

*+,1年我到了上海，进了复旦附中，
参加学生地下抗日活动，次年进入圣约翰
大学。*7月 3日日机侵袭珍珠港，把美国卷入世界大
战，我亲眼目睹驻在上海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上了
巴士，乘战舰前往菲律宾参战。我校的英美籍教授都被
关入拘留营，师生们不断携了食物前往慰问。
美国参战后，上海全部被日军占领，租界已不再是

气氛自由的“孤岛”，我们写文章的也不能再畅所欲言，
不过上海毕竟是世界注目的国际城市，日军行为也稍
受节制，除非我们要过外白渡桥前往虹口，必须向在
桥旁守卫的日军脱帽鞠躬。我们朋友创出一种游戏，
看哪一个能够不脱帽而偷偷过桥。

*+,4年 5!$ !"#的来临，我们早有预感。我深
深记得，那天（*+,4年 ,月 21日）我在上海街上行
路，见一个骑脚踏车的中年人，满脸喜悦，高声自言
自语：“死脱啦！死脱啦！”好像在向路人通报喜讯。
我回家扭开无线电，果然新闻广播连续报导，“希特
勒已经吞枪自尽”。不久全部德军投降，*+,4年 4月
/日定为 5!$ !"#。
这期间，日军还在太平洋岛屿作战。华盛顿的计

划是登陆日本本岛，犹如欧洲的 !!!"#，但是杜鲁
门总统在与国防部讨论之下，认为日军顽固，甚至敢
用自杀手段用飞机攻击美舰，如登陆日本，恐要造成
大量美军伤亡。在这种情势下，他才决定采用原子
弹，先炸长崎，没有反应，再炸广岛，立即引致日皇
宣布投降，那是 *+,4年 /月 *4日 5!6 !"#。
我清楚记得当得知日军投降时的心情。我刚在医

院盲肠开刀回家，不久的一个午夜，我从熟睡中惊
醒，原来是邻居强烈敲门，父亲惊慌开门。那位邻居
兴奋地告诉我们，他刚在无线电收音机听到日皇宣布

投降的通告，敲门向大家
报告喜讯。不久，我就听
见街上人声鼎沸，也有人
放鞭炮。我也急忙穿上衣
服，一定要父兄陪我到街
上看热闹，上海倾城庆
祝，国旗飘扬，地下工作
者挤在卡车上从马路上驶
过，与大群行人相互庆
祝。那情景，我至今难
忘。

他怎么才能站直
吴 非

! ! ! !体检依例排在清早，验血、8超、心电图，
人多，一项项都要静心排队。文教单位风气
相对较好，各家遇上了，打招呼很亲热，声音
都是低低的。但每次都会有不懂规矩的人插
队，或是直接挤到诊室门口，一般来自机关，
他们好像不习惯和我们这些“群众”在一起。

这回和同事老陈坐在 8 超检查室长椅
上等候，有一身高一米八的精干男子站到我
们座位前，不离开，我们只好轻声提醒他“这
里要排队”，此人装作没听见。一会儿，他忽
然喜形于色地提高声音喊“书记！快、快，我
替您排到了”，那边过来一名五十岁左右女
士，旁若无人地直接进去了。我们气
愤地问那男子：“你只顾侍候领导，公
共秩序也不要了？”有人质问：“你哪
个单位的？真不像话！”男子悻悻而
去，大概为女上司找下一个诊室去
了。用早餐时，这男子冲进小餐室，先擦
椅子让女书记坐下，惊惊乍乍地吆喝服务
员“过来接待一下”。其实他也许初来乍
到，没经过事，体检处惯例，鸡蛋面包酸
奶，一人一份，就在手边，凭体检表领取。这
男子手忙脚乱地替女书记插酸奶罐的吸管，
很夸张地双手恭恭敬敬奉上。老陈是离休干
部，八十多了，看到这一幕，老太太很生气，
说已经 71*,年啦，太可耻了。既然看到，不
说不行了，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变坏
呀。餐室就我们这五六个人，我说：“这是哪
个单位的？怎么能这个鬼样子？”他们装作没

听到，他们同单位的一女干部则诡异一笑，低
头吃，也装聋作哑。服务员笑，过来擦桌子，
轻声附耳：“我每天看到，全是这样。他是什
么职务？你猜。”

真的吗？我们也就猜了一番：不可能是
医生，局委机关都不设医务室；不像司机，也
轮不到司机来侍候；不可能是办公室主任，主

任好歹是“正处”，不至于亲自代领导
插队插酸奶吸管。那会是什么职务
呢？大概，也许，可能，是个四十
岁仍在“追求进步”的人吧。为什
么那位女书记并不反感下属献媚呢？

如果有人奉承我，或是把我当作没有自理能
力的人，我一定于心不安，甚至感到受侮
辱，然而这个书记为什么坦然地坐在那里被
侍候呢？换个角度想，那书记很可能以前也
这样侍候过上司的，否则不会这样习以为
常。

老陈说得对，现在是 71*,年了，这一
点很重要。如果是咸丰同治年间，我们未必
会问出这一声。我们之所以感到恶心，之所
以生气，是因为我们始终对社会抱着希望。
风气被败坏，人们感到失望，往往正是这些他
们并不在意而我们视为风向标、污染指数的

“小事”。 就说这名男子，他既然如此付出，
那一定希望补偿，有朝一日，也许会有人帮他
插队帮他插酸奶的吸管，可是，这样的人，怎
么才能站直呢？

我最近特别爱看“民主生活会”，比电视
连续剧好看，相当于公映“内部片”，也记住了
一些揭出的内容。比如，有州委书记开会时自
称“老子”，有市委常委互批“身上有匪气”，有
的办公时“骂娘”，女官员“一天换三套衣服”，
出差“总是要住五星级宾馆”……虽说“冒
汗”、“脸上挂不住”、“泣不成声”，让人“坐不
住”，但在群众那里看，仍然是皮皮毛毛。
体检前一天的新闻节目中，报道了阳新

县的民主生活会，说“火力十足”。那天的
节目说，阳新县常委班子成员聚焦“四风”，
当面锣，对面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政
法委书记批评县委书记：“上主席台前，提包
别人拿，茶杯别人端，你知道会场底下的干
部怎么看？难道你就不能自己拿一拿？”
———看到这里，觉得这是这场民主生活会上
“火力”最强的了，记者描述“气氛火热、
有辣味”，有人“拿着纸巾擦着额头上的汗
珠”。原来干部开会时也是有人侍候的，怪
不得这一套“下效”到社会上来了。
下回，那个机关的民主生活会上，会不

会有知情干部批评女书记：“你一个女同
志，体检时也让男下属替你插队，还让他替
你插酸奶吸管，你就不能自己动动手？让群众
看到了，你让他以后怎么做人？”

金三学士图分心
翟 杨

! ! ! ! *++3年 4月，上海博物馆考
古研究部在卢湾区肇周路、徐家
汇路交汇处的李惠利中学发掘了
一处明代墓地。墓地保存完整，墓
主不明。出土了金银首饰、折扇、
铜镜等百余件文物。其中的一件
银丝发罩上插满了分心、钿和各
式花卉、动物首金、银簪插近 71

件，光彩照人，华丽无比。一些金
银首饰上装饰了精美的图案，这
些图案大多具有一定涵义，表现
了墓主人美好的心里愿望和当时
的社会风尚。这里介绍一件金三
学士图分心。

分心插戴在网格状发罩上，
此支分心簪脚脱落，簪首长 **97

厘米，高 7:4厘米。由整张金片模

压而成，顶端山峰纹错落有致，
底端呈连弧形，四周边框随形，
上錾刻短阴线。李惠利中学没
有出土墓志等纪年材料，不过
从这件分心的形制上看，时间
为明代中期左
右，比之稍晚的
分心上下两边框
更直，连弧的弯
度也不明显。
分心上压制的图案为三个

骑马官人和三个随行侍从。中
间主者人高马大，头戴官帽，身
着刻有补子的官服，锦衣绣鞍，
侧身正视，神采飞扬。前后两个
骑者个头略小，或策马前驱，或
扭头平视。三匹坐骑姿态各异，

领头的回望，中间的徐行，后部的
扬蹄紧随。每位官人前各有一侍
从，或持物，或挑担。中间官人头
顶一簇松针。此种图样的完整表
现见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一

件金掩鬓，上面
还刻绘了亭台
楼阁、小桥流
水，主体纹饰则
同为一队前行

的人马。掩鬓背面刻一首“三学士
诗”，点明了此类图样的含义。“三
学士”语出欧阳修“金堂玉马三学
士，清风明月两闲人”诗句，是指
欧阳修、赵槩和吕公三位，他们都
是北宋重臣，极受皇帝恩宠。图样
有祝愿夫君前程似锦的含义，自

然也暗含夫贵妻荣的意味。在“三
学士诗”后还刻了首颂词，其句有
“……寿比南山不老松。长生不老
年年在……”，与此分心上刻的松
树正合，说明此件分心是为主人
祝寿而定制。

在明墓出土的金银首饰中既
有女子帔坠、臂钏等是结婚时的
聘礼，也有分心等祝寿的寿礼，它
们都是女子重要而心爱的物品，
死后也与墓主人一起下葬。其涵
义也表现了中国传统的家庭观
念。

上虞的!张满贞"

刘绪源

! ! ! !《张满贞》是老
作家周立波的一个
短篇，写于上世纪
六十年代。小时候
读过，一直忘不了。
小说写一个快乐热情的女
青年，从城里下放到山乡
办玻璃厂，三句话必谈玻
璃；后来调到公社管农业，
又开口闭口不离粮食了。
这不是作家最好的作品，
又有明显时代局限，但何
以会吸引我？是在当时的
年龄，这种清新、进取的人
物气质，让我感到了特别
的美吗？
最近见到浙江上虞的

小贾姑娘，竟又让
我记起张满贞来。
十多年前，从学校
毕业后，她在镇“计
生委”工作。上虞是
水果之乡，每年初夏杨梅
成熟，那白里透黄、酸甜鲜
美的白杨梅，是这里的独
家特产，过去是清廷贡品，
据说慈禧最爱吃。杨梅易
烂，农民一担一担往外挑，
卖不了多少，看着都让人
心疼。小贾常上网，发现网
络论坛点击率高，上海、杭
州都有人浏览，她就想起
镇上那些上好的杨梅来。
于是不断发帖子，告知这
里白杨梅成熟了，指导游
客如何开车进上虞，沿途
注意些什么，哪里适合采
摘杨梅，可联系哪些农民
……帖子的影响越来越
大，周末开来的私家车渐
渐要排长队了，这事引起
了镇领导的注意。后来，这
位业余宣传家被调到了文

化站，但每年杨梅成熟时，
她又总要从镇文化站借出
来，到杨梅基地帮助工作。
我见到她时，她的手机一
直在响，不断回答各种问
题，都和杨梅有关。同行者
说，天天如此！每年六七月
里，她的手机总是打爆。
在杨梅基地，我看到

小贾蹲下身子拆外地快递
来的纸箱，里边全是有密
封盖的玻璃瓶。打开一只，

往里边装七八颗杨
梅，舀上几酌白酒，
瓶子就满了。将两
个瓶子放入一个预
先备好的小包装

盒，用手一拎，就是一件精
美礼品。那盒上印着“二都
杨梅酒”，下面一行小字
是“老陈杨梅林”，有彩
图，有拼音，还有外文。这
都是小贾帮农民设计的，
礼品盒和瓶子也是她到
外面订购的。游客们到这
里采杨梅，还可当场自制
杨梅酒，一盒盒拎回去送
人。今年她帮农民预订了
,111只瓶子，农民怕卖不
掉，她大包大揽拍胸脯
道：到最后看吧，肯定不
够！她还带我们看了一个
小车间，里面的机器也是
她们帮着引进的，几个青
年农民正忙碌，有的制
冰，有的过秤，有的为塑
料袋封口，还有的装箱托
付快递。这是又一项新业

务：杨梅速运。
用冰块降温的
杨梅，可在 7,

小时内送达上
海。小贾拿过一

本记录给我看：网上订购
者真不少呢！

后来去了我心仪的
春晖中学。横穿校园时，
小贾忽然抬手一指：“看，
杨梅树！还结了不少果
呢！”她跑上前，弯腰捡起
地上几颗杨梅，想递给
我，又怕我嫌脏，就一颗
颗塞进自己嘴里了，随即
露出满意的笑容，点头自
语：“好杨梅……”

我忽然明白过来：文
学会有时代局限，“张满
贞”是不受局限的！这种
清新积极的人物气质，是
青春美的自然体现。无论
何时、何地，有了这样的
人，生活才活色生香。

云
雨
满
巫
山

张
明
旸

! ! ! !巫山是一个山区小县城，陈旧、缓
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

肠。”提及巫山，总是和云雨相连，这不仅
是因为气候，更是出自巫山神女和楚王

如梦似幻的爱情。巫山云雨笼罩着一层暧昧的面纱，似
乎只在神话中若隐若现，因为涉及千百年来传统观念
讳莫如深的性，反倒更叫人心生摇曳。巫字起得巧妙，
愈发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她魅惑妖娆，昼伏夜
出，拥有令天下男人拜倒的巫术。毒花总
是艳丽，越是妖姬般的迷乱莫测，越让人
神魂颠倒。然而和香艳的传说不同，巫山
县是那样普通的小县城，全然不像其盛
名。原以为巫山是一座山，执着地打听究
竟哪一座才是，不想脚底下踏的就是，巫
山县周围的群山都叫巫山，流淌的溪流
叫巫溪。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

云。”入夜，巫山只依稀留下一个黑黝黝
的轮廓，巫溪是一条黑茫茫的河水，哪里
的深山生起了云雾，一股一股地缭绕山
间，朦胧了西南腹地的夜。近处稀稀落落的虫鸣，远处
孩子的打闹声、狗的低吠，隔着山传过来，倒更显得幽
静，只是没有了啼不住的猿声。不知古人跋山涉水颠沛

至此，面对此景作何
感想。这样的夜，最应
耳鬓厮磨才不辜负，
若求其次，得一知己，
秉烛夜谈也是好的，
若两者皆无，浊酒一
杯足矣。毫无防备的，
云雾化成了雨点，“旦
为朝云，暮为行雨。”
若不是巫山神女悄然
而至，又要怎么解释
这骤起骤歇的暮雨
呢。恍惚间，神女眼波
流转，褪去轻纱，定神
一看，巫溪依然在流
转，巫山间的轻纱更
浓了。也许每个人心
中，都有一个可远观
而不可亵玩的女神。
爱人在天边还是身

边，也只有在曾经沧海之后，才能找到答案。世间的哪
个女子都像她，又都不像她，她早已化作云雨。
清晨的巫山有种静谧的美，朝阳比别处的更柔和，

透过层层云雾将粼粼金光洒在巫溪上。港口的渔船停
在晨曦中，完全一番准备辛勤劳作的模样。在船头放一
只小竹椅，迎风而行，晓寒侵衣，雾气将两岸的山画成
深深浅浅的国画，颇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惬意。

撑船的是一对憨厚的夫妻，船娘今年 2/岁，儿子
已经上大学了，一直用塑料梳子梳着乌黑的长发。路过
某座山的时候，她指着水面说：“我家就在水底下。”原
先他们靠种蔬菜为生，造三峡大坝把老县城淹了，就改
行捕鱼，但水大了，鱼却少了。从前冬天只是一条小溪，
现在成了深 *34米的大湖。于是夫妻俩花了 2万多元
买了艘船，做起了旅游业，生活比原来轻松富裕。可惜
船夫遗憾地说：“以前到处都是漩涡，峡谷很窄，风景很
好看。”
歪在摇摇晃晃的小船上，枕着巫溪的波涛，盖着巫

山的薄雾，我就这么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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